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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长期以来，德国学校忽视基础知识教学。学生从五年级开始放羊，学校教育十分宽松，没有统一的教学质量标准。自觉的学生成绩突出，懒散的学生往往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。2000年，德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学生评估，评估结果显示，德国中学生学习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中学生水平，很多学科居倒数几名。这是斯坦教授进行学习研究的背景。 

　　这篇文章译自《时代周刊》2003年第六期，虽然斯坦教授的研究是针对德国教育现实的，但是，她对基础知识功能的探索具有普遍意义，对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，有一定的启发作用。 

　　有关知识与智力、能力的关系，请进一步参阅本报3月6日第三版《素质教育中，如何给知识定位》。 



　　1.不要高估智商 

　　时代周刊：对于从事复杂的脑力活动的人来说，高智商是一个必要的前提。斯坦教授，大学教授必须非常聪明吗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做某些工作的前提条件是比较高的智商，当然大学教授的工作也要求高智商。但是仅仅高智商是不够的，一个成功的科学工作者还应该不断地学习新知识，具备耐力和勤奋，能够吃苦，有探索的动力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听您这么说，您是要向聪明宣战了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您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时代周刊：您和您的奥地利同事现在研究的课题表明，智商略低的人只要坚持练习就能掌握他所学的专业。而且您还说：“并不是智力而是知识是能力的关键。” 

　　斯坦教授：毋庸置疑，智力会影响人们在学校和工作中成功与否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那么，您为什么警告说，不要高估智力。 

　　斯坦教授：有两个原因：其一，我们的目的是为所有人创造发展机会。问题是，在什么程度和什么范围内，我们可以弥补智力上的不足。在您提到的研究项目中，我们首先试图通过研究大脑的活动状况，揭示弥补智力不足的可能性，然后再进行其他研究。其二，多项实验已经证明，对于成功地完成某些使命的人们，单纯用智力因素解释他们能力上的区别，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些研究结果是经过专家的严格鉴定的。国际象棋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极佳实例，比较一下国际象棋老手和新手，智商高的新手往往下不过智商比他低的老手，而且，老手之间的棋艺水平，也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智商高低。 

　　2.知识可以击败智商 

　　时代周刊：在学生的学习方面，是否也存在高估智商的情况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也存在。在这里我必须提及的是，我两年以前去世的导师维内特教授，他在慕尼黑马克斯·普朗克研究院心理所工作。他的研究显示，开学时，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对他们的学习进度有着最大的影响，而且几乎与智力无关。高中学生学习数学的能力，直接与他们在初中掌握的基础数学知识相联系。智商对他们数学学习进度的影响是居次要地位的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，数学学科的系统性非常强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数学家，必须长期与数学问题打交道才行。极端一点讲，知识可以击败智商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但聪明的孩子学东西快。 

　　斯坦教授：这是他们的优势，知识和聪明结合起来当然是最佳的前提条件。如果聪明的孩子不能抓住学习机会，他就把自己的智慧白白浪费了。不聪明的孩子将超过他，因为他们掌握了知识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他不能再追上来吗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当然有可能。但是，谁躺在他的聪明上休息，谁就会被别人甩在后面。智力上的不足，是可以通过已知的知识弥补过来的；反之，已知知识的不足是无法单纯依靠智力加以弥补的。聪明不等于先知。如果我们不能把聪明用在掌握知识上，它将毫无意义。 

　　3.在体验中训练智商 

　　时代周刊：您对学校和学习的观点表面上看是很老化的，你的研究表明“练习出师傅”；您认为“学校有传播和维护知识的义务”；您反对所谓教育的关键，如社交能力和学习方法。您想回到过去的填鸭式学校吗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不，正相反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现代化教学。社交能力和学习方法当然重要，但是，要想通过它们代替学习内容是不对的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您的意思是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在课程开始之前，单纯练习学习方法是没有意义的，学习方法只是一堂好课的副产品。那些所谓的教育关键可以学到，却难以传授。例如社交能力，其中包括如何向别人解释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的能力。不要以为，在课堂上做情景训练，就能够提高学生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。孩子们在学校吃早餐，可以加强他们的社交能力，但是，他们从中并不能学会如何向另外一位小朋友解释数学难题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那么，您的建议呢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例如，可以让学生设计与同学合作实验的全过程，从准备工作到如何得出实验结果。这样可以让学生为未来集体合作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情况作准备。我并不把这种能力命名为“社交能力”，而称它为“不同情况下的合作能力”。这种能力与谁的人缘好，谁组织晚会多来劲儿关系不大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但是，能力和知识都是可以举一反三的。学校的教学目的不就是发展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吗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时代周刊：您是什么意思？斯坦教授：人们认为，解决尽可能复杂和抽象的问题是训练智力的最佳途径，不需要通过获取具体知识就可以实现。这是因为，大多数人认为，可以把现象抽象为基本结构，然后将抽象出的基本结构应用于解决其他问题。许多研究表明，这种抽象知识的应用是难以实现的。如果学生缺乏具体经验，具体现象是难以与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的。想学会读书，必须去阅读，去理解高水平的文章。教学过程不是我们想做什么，就应该做什么的。学习古拉丁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：人们常说，学习古拉丁语是一个神秘的练脑方式。但是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，它并不能提高逻辑思维能力，也不能提高语法结构运用能力。许多人认为，大脑可以随便通过什么就能够得到训练，我们必须放弃这个想法。 

　　4.在“聪明”知识的积累中训练智商 

　　时代周刊：单纯积累知识，也不能说是唯一的出路。 

　　斯坦教授：我所指的知识是聪明的知识，能够灵活运用的知识，而不是死的知识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能举一个例子吗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在小学，教师只是教给儿童，木板会浮在水面，而铁块却要沉底，很少向他们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，传授给他们关于物质密度和浮力的物理学知识。而这些知识对他们将来的学习，却十分重要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这不会对孩子们要求过高了吧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并没有研究表明，在启发式教学过程中，联系学生过去学过的知识和有目的地拓宽他们应该学会的知识，对差学生有害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这也适用于德语不好的外国留学生吗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不行。一堂好的课当然与学生的已知知识有关，如果有语言障碍，对话困难，那么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。之后，才可以启发他们去积累知识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您也提倡背书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如果是有益于理解学习内容的话，我是提倡背书的。如果我能背诵某些东西，那么，我的大脑就可以腾出地方来进行其他的智力活动。当然，如果只会背小九九表，而对数字没有实际概念，那么他并没有掌握什么。 

　　时代周刊：您总是强调学习有用的知识，那么学校应该如何去做呢？ 

　　斯坦教授：我当然希望学校能够培养出有教养的人、能够独立思考的人。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培养有判断能力的公民的话，没有深厚的基础知识是不行的，没有它们，教育无从谈起。因此，学校应该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。 

　　(译者介绍：李莉，德国杜塞尔朵夫大学。E-mail：liiven72@compuserve.d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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